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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开放给人带来的变化之一是
人的见识多了。

卅年前，北京人没去过河北的多了，
沈阳人没去过辽阳，杭州人没去过苏州，
都不是新鲜事。封闭的社会，先封闭人的
流动性。对改革开放前的北京人来说，所
谓广东广西，只是地图上的四个字，上地
理课或许用得上。两广人对北京也只是神
往，一般人一辈子都 去不了。

改革开放后，人们首先想长见识，也就
是多走多看。虽然人们并不清楚自己为什
么要去九寨沟、张家界，不清楚为什么看广
东广西与辽阳，但能去就去。一般说，去过
哪里成为人的身份尊荣的一部分，比如去
过欧洲，去过巴厘岛、济州岛、普吉岛。尊荣
在哪里呢？只是——我去过你没去过。去了
之后，通过血液检测——比如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是否增加了，人是否比以往漂亮
了？没有，旅行只是增加了见识。

2 有见识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人不
敢轻易开口说话。地铁上，一人

说他最近去某地吃了狍子肉，另一人粗暴
打断：狍子肉根本不算啥，他在某地吃了
老鼠肝，做熟了上面洒鸡蛋羹，羹里的蛆
虫是专门用冬虫夏草喂养的。

有人在报上专栏说，他攀岩的时候裤
衩带子断了（庆幸不是安全绳），仍然裸而
登顶。有人说自己一年换了三位岳母，不
是他厉害，是他岳父厉害。

说他们有见识已经不够了，应该说他
们在为别人创造见识。人人都不甘心平
庸，人人都想当新闻的主角，最不愿意干
的事就是消停。

如果，向这些新锐达人提一个小问
题，恐怕会把他们问住：你们见过早晨吗？

早晨？是的，早晨。
对这个问题，新锐达人第一个反应恐

怕是——早晨在哪个省？或者打电话问旅
行社，去早晨要花多少钱？

这不是耸人听闻，许许多多的城市白
领、“80后”“90后”的自由职业者，以及艺
术家们已经多年没见过早晨了。

早晨离他们非常遥远，比青藏高原更
难到达。对他们而言，早晨早被浪费了。如
果把早晨定义为夏季时间的 5 点至 7 点，
这段时间里，无数人沉睡于昏昏噩噩的被
窝里面。

我觉得，见过早晨的人比去过巴黎更
幸福，比佩戴百达翡丽表更知道时间的珍
贵。是的，早晨是上帝创造的。出于公平，
上帝为每一个地方都创造了早晨。依我观
察，每一个地方的早晨以及每一天的早晨
都是好东西，都值得享受。

拿最破的一个地方来说，假设它叫
“枣高市”，破烂不堪之极，它的早晨也会
很美好。

下面列出枣高市早晨的八大美好：
一、安静。众所周知，除音乐会外，美

好大多安静。好多地方让 GDP 闹得安静
不下来，嘈杂喧哗，连瑞士也如此。人们以
为——推想、揣摩、合计——大兴安岭深
处也许安静，非也。各地的早晨都安静，能
把身心安顿下来。

二、主人翁的感受。早晨人少，除了保
洁的、跑步的，还有你。你突然感觉你竟是
这个城市的主人，马路广阔，车辆稀少。你
一边走路一边唱歌也没人向你翻白眼。白
天，你敢吗？街上的单位店铺全都静悄悄
的，像被你吓得不敢开张。你就是主人翁，
往东看、往北看，怎么看都没有人拦你。人
在早晨觉得自己特高大。

三、治安好。坏蛋跟白领一样，早晨也
不起床。况且，早晨偷东西好像不太吉利。
总之，早晨小偷少。那些脾气坏的人，早晨
也不怎么发脾气。人在一天当中总有一些
时候是谦谦君子，早晨就是人充当君子的时
候。睡一宿觉，不可能起床就找人打架。手
拎两根油条走5里地，也遇不上劫道的。

四、鸟鸣。鸟之发声器官和光相连，天
一亮，它们就唱歌。有人说在城里多年没
听到鸟唱歌。不对，是你没早起。多大的城
市都有鸟，有些地方还在评选市鸟。是鸟，
早晨就歌唱。听吧，啼哩啷、阿哩啷，小鸟
在树叶密隙、在屋顶、在红绿灯上唱歌。你
看到这个城市竟有这么多小鸟跟自己生
活在一起，飞翔、歌唱，心里会一动。

五、清风习习。大凡狂风骤雨，都不在
早晨发作，早晨是属于上帝的。上帝经过
一夜的加工擦拭，造出一个全新的早晨，
怎么会用狂风骤雨破坏它呢？清风习习是
说有风，但不大，拂面不寒不暑。其风牵人
衣袂，回头却看不到风在哪里，此谓清风。
这样的风和人在早晨的心情两相近之，如
席慕蓉的书名——《宁静中的巨大》。

六、胳膊腿儿及人之一切器官均灵活
善动。人在早晨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你
看拎筐买菜的人，年已不轻，目光明
亮，腰肢尚灵，这是早晨赋予他们的特
异功能，到中午就没了。因此说，国际
大赛不在早晨比是不人道的，是有人破
坏的结果。人在早晨把一切器官都休息
好了，干什么都行。

七、关于露水、朝阳及其他的好。枣高
市虽然糟糕透了，但早晨的草地也挂着露
水。露水这个水是最神奇的，不是下雨下
的，不是滴灌滴的，只好说是上帝单独送
给小草的恩赐。草叶上银珠闪闪，比珍珠
还漂亮。太阳一出，露水干了，古语称为

“晞”。一般人看到的都是晞了的草地，相

当于四五十岁的草地，不如早晨的少女草
地好看。再说太阳。“太”在汉语里为第
一、初、始之意，“阳”乃热之极，因而它是
庄严的。可是，没怎么见过早晨的人忘记
了，早晨的朝阳活泼美丽，富于人间气息。
日出东山，节节依恋，彤光瞬间罩满大地，
如金蛇疾行。这一刻，每每令人感动，是上
天做的一件非常大、非其他事物可比的了
不起的事，而且每天都进行一遍，不看真
有点可惜。早晨的云彩薄而多彩，绯红、橘
红、粉红，像儿童在天庭奔跑，这一些美景
都在早晨，尽管是枣高市的早晨。过了这
个时辰之后，上天吝啬了，朝阳变成了白
日，绯云积成云团，庄重得像进入中年。

八、思虑清明。人在早晨想事，脑袋相
当于安装了宽带，速度快。柴刀砍竹，迎刃
而开。这些问题到了中午、晚上再考虑，一
般都会捣糨糊了，粘锅了。

这里说早晨的好处，不光在枣高市，
在任何地方均一样。林间、海岸、山区会更
好。早晨具有很强的普惠性——人人、地
地都得到其好处而不必给什么人送礼，也
不论其人胖瘦、其地 GDP高低，只可惜这
美景让许多人辜负了。

3 什么人辜负了美好的早晨？是不
是需要抓起来让他们看一看早

晨？不能抓，他们是年轻人，是白领，是艺
术家——画粉色的大光头、露60多颗尖牙
学警犬狂笑的画家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人。
抓了他们，电就省了，电力公司不乐意、餐
馆不乐意，最主要是医院的大夫不乐意。

这些“晚起一族”拒绝早晨的原因是
睡得太晚。

有一项调查表明：一个国家的开放程
度越高，人民越富裕，睡得越晚。最后这句
是我加的，意思如此。这项调查是利用通
讯卫星做的图片。它在世界各地的当地时
间22点至凌晨2点的时段用卫星照下来，

用灯光（生活电消耗量）观察当地的开放
程度和消费程度，跟谷歌的地图照片差不
多。这张照片上，中国大陆亮的地方是东
南沿海、京津地区，其他地区沉寂。美国与
欧洲很亮，我去过的南西伯利亚跟我老家
像檀木一般沉黑。

这说明什么？第一，说明发达地区的
人不睡觉。第二，不睡觉的人有钱，酒吧、
影院、餐馆、夜总会都要收费。没钱如我者
理应去不花钱的地方如梦乡旅行。第三，
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没见过早晨。

从这张照片看，那些夜晚漆黑的地方
的人，如非洲大陆、高加索、中国西北的人
大多是见过早晨的人，迎着朝阳捡粪、放
羊或如我一样跑步。他们可能不富裕，但
有更多的时间与大自然交流。他们可能
不时尚，但身体健康。他们可能不知道调
鸡尾酒，但见过露珠在野花的盅碗里聚成
琼浆。

我过去说过一句话：当今世界的许多
坏事都可以归结到爱迪生身上，而不必责
备富兰克林。何意？富兰克林发现了电，
电是现代工业乃至信息产业的基础。但
爱迪生很不慎重地发明了电灯（他为赚
钱），使人们进入荒唐的生活中，即不睡觉
的生活。马寅初当年说，中国人出生率高
是农村不通电造成的，晚上没事，只好造
人。我以为，通了电，人口出生率未必降
得下来，弄不好更多。电灯下，人们做应
该在白天做的事，没事做干挺着。看发达
国家只有穷途潦倒的人才看的各种电视
剧。再就是吃。中国人太重视入夜的聚
餐了，据说在桌上可以搞定一切事。何时
睡觉？这帮乐活一族哪有时间睡觉？上床
时分往往在子夜。

4 人，包括晚上不爱睡觉的白领，都
是进化而来的。从猿进化成人，需

要几万年时间，这一区期，形成人的生理
机制——白天劳作，夜晚入眠。人的许多
器官，不光胳膊腿儿，都在夜间休息。更重
要的，人的身体要在夜间从事极为复杂的
化学活动。这些活动是被规定在夜间进行
的，白天完成不了，如肝脏的代谢、大脑对
信息的代谢。人想没想过，心脏从出生跳
到死亡，中间没停过，怎么休息呢？略有常
识的人都知道，心脏的冠状动脉通过副交
感神经在半夜 1~2点得到休息。对赚钱而
言，白天重要；对身体的维护保养而言，夜
晚重要。

那么，一个人不早睡进而不早起给自
己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都没有。
只给电力公司、餐饮业、酒业和医院带来
一些利润。我这番话讲了半天未必都说明
白，古人有一句话早已洞明其理，曰：“天
人合人”。循着太阳起落而生活一定是没
有错的。太阳比爱迪生伟大，比电视剧更
伟大，还是听太阳的吧。

我问过一些年轻人：这几年你见过早
晨吗？对方想半天，说，小时候见过。又补
充：上中学天天见，后来没起过早。

没见过早晨，算什么见多识广？如果
不是下夜班，不是扫大街，不是赶路，一个
人早起代表着他抱持一种高明的生活态
度，往大说可成事，往小说爱护自己。古时
皇帝至尊，但至尊之人必须上早朝，如果
他错过了早晨与朝阳相遇的时光，会让朝
廷不安。他老人家早起也要咬牙，不怕众
臣怕老天。曾国藩讲，做大事的人是冬天
早晨能钻出热被窝的人。其实不办大事也
宜早起，有机会向每一个早晨遇到的人道
一声“早晨好”，就蛮好。

我与无双同学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对动物的需求上，她大眼转来转去，
总是忽略人而落到狗或者猫身上。我不落。世界很大，可一个人独自行走
也不孤单。要说忙也不太忙，晃晃悠悠一天就过去了，却仍然不想俯身多
看一眼比自己更弱小无助的小生命。这是心情的问题。

过去住老街区时，邻居养一只白色京巴，常常像被腰包撑得难受的大
款一样拽，动不动就悠悠哉哉地闯进门东游西逛，一堆好吃的进贡过去它
毫不客气都笑纳了。那时无双一岁多，她说话早，9个多月就能含混吐些

“枇杷”、“飞”之类的词，却常常沉着脸轻易不开口。但京巴来了，她就像被
人扭动了开关，俯着身子叽哩咕噜，一次次试图把嘴凑过去。有时候会紧
起身子把门关上，又胆怯得脸色发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小心思当
然很清楚，就是想把狗留下。这怎么可以？偷狗肯定算偷啊。狗主人找上
门，她倒是很殷勤地把狗链子捡起递过，好像她等这个时刻已经很久，其
实眼里马上就蒙上一层水汽。养狗吧。养一只吧。类似的请求如果叠加起
来，应该可以绕地球一圈了，但我比地球更宽广，趁着还能说了算，我一次
次使用了否决票。

你这只狗我已经养得快累死，哪能再养一只？这个理由通不通？管
他哩，反正很顺手，我就反复说。她先是扁起嘴，唇拉成长长的一字形，再
眨几下眼，泪就哗哗下来了。眼睛大的人是不是泪珠子也大？总之即使
她强力隐忍着不放声哭出，脸上也很快就像被一盆水浇过。我果断视而
不见掉头而去。必须在这样的时刻用一副毅然决然的面具武装自己，这
先是教训，然后成为经验。两代人像弹簧的两端，谁迁就一次，谁就败退
一寸。

也不是没有走到边缘的时候。她三四岁时有天陪我逛街，走过市中心
的天桥时，一扭头竟不见了。原来她蹲在路边一只大竹篮前，篮子里有 5
只毛茸茸的小狗待售。卖狗的人明白生意来了，抓起小狗递到她手中。可
能真的有点痒，但她无疑也夸张了，咯咯咯笑得像一串噼噼叭叭的鞭炮。
这是笑给我听的。我说不行，走吧走吧快走。她不走，把小狗搂紧，下巴搁
到狗毛上，仰着头，晒出一大片眼白。买吧买吧。不行快走。两人的对话单
调而无趣，一直重复，声音越来越大，大到路过的人明显觉出其中的戏剧
性，纷纷停下来，等着看结果。他们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成恶神丑角了。
不宜持久战，我放下狠话：你自己和狗在一起，我走了。不是虚话，我一向
说到做到。才走出两步，猛听到后面一阵巨响，如同一面铜锣重重砸到地
面。戏演到高潮了，围观的十几双眼睛抬起来盯着我，又俯下去看地上，地
上坐着无双，她小小的身子显得更小了，虚弱地蜷起，像只毛毛虫，头则仰
向天，眼紧闭，嘴大张，磅礴地喊着同一句话：我——要——狗狗——啊！
那么小的一个人，竟然储存这么大的音量，整座天桥似都在晃动。我脑袋
嗡嗡响着，听到七嘴八舌都在说买吧买吧给她买一只吧。我还是没买，只
是把她抱起，抱得很紧，鼻子酸酸的，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后来无数次想起这一刻，想起她绝望的哭声和仰向天空的凄厉小脸，
心里总不免咯噔一下。不过找借口推脱是我们的强项：如果社会安宁，不
需要每天接送她上下课；如果工作安逸，不必跌跌撞撞东奔西跑；如果家
庭富足，能够有大院子并且雇得起一两个保姆……叹口气，于是就轻松
了，就过去了。但她没过去，过不去。初中二年级之前她在校成绩平平，她
自己有很客观的总结，就是记忆力太渣了，脑容量与金鱼相当。我持不同
看法，脑容量这东西本来就跟乳沟似的可深可浅，装多这个就容不下那
个。路边随便跑过一只狗，她都能刹时涌起好为人师的激情，品种、祖
地、性情、爱好，诸如此类逐一罗列，亢奋得像周游列国的孔子。还在
幼儿园时，一天坐在我摩托车后面，遇红灯，恰巧摩托车紧贴着一辆大
卡车停下，车上忽然几声大吼，她肯定吓一跳，环住我肚子的双臂猛地
一紧，又马上松了。原来是狗——削瘦垂暮毛色肮脏的一条老狗被拴在
卡车上，正狂躁不安地趴到档板上对整个世界愤怒。我感觉到摩托车后面
的小身体顿时活色生香起来，体温也骤然升高。她开始擅自翻译狗语，她
说：“妈妈我知道它说什么，它说你好你好！”为了不辜负狗的这份情谊，她
也仰起头，声撕力竭地吼，这当然也需要翻译，她说：“我说你好你好你肚
子饿了吗？”红灯转为绿灯了，卡车向前驶去。她双臂像骑手勒缰绳般一下
一下抽动我肚子，吆喝道快点快点。哪里能快得过汽车？硕大的车身转眼
就只剩一个黑影了。“狗狗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她的喊声已经拖出几分
哭意。

这样的时刻我心里不免浮起疑问：难道这家伙是狗界投生来的？
其实我与她都属于曾被狗咬过的人士，发生的情节也接近，都是在没

来由之间，无招无惹，狗竟突然不爽，大步上前，张大嘴在小腿上猛下一
口，幸亏隔着裤子，皮破了，微血。这样的肉体接触，在我是留有阴影的，虽
然证据不太充分，我还是将对狗的退避三舍归功于此。一个对冤有头债有
主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缺乏理解力的东东而已，即使听一万遍别人夸自己
家的狗多乖多有趣，也不能抵消那一口造就的隐痛。偶尔午夜反省，会看
到自己生生被一个明亮的女儿反衬得面目丑陋，她从来没有敌人，更不至
于对狗记仇。这令人惭愧，但也是我的幸运。

然后狗终于到家里来了，是一只拉布拉多。很突然，半个小时之前甚
至都没有任何打算。那天只是偶然经过狗市场，众小狗都在铁篮子里相互
嬉闹旁若无人，只有其中一只趴在篮框上仰望着我们，两眼清澈明净，闪
着玻璃光，尾巴360度勤快打转儿如风扇。努力想避开它的眼，但还是相
对了，只那么一瞬，双腿都软了。买吧，那就买下吧。站在旁边的无双愣愣
地看过来，肯定以为听错了，然后猛地尖叫一声。这一声里我悄然吁一口
气，把一股隐约久藏的愧意酣畅释放。这是两年多前，正是在她大学毕
业后即将上班前的缝隙里，卡普，这个名字不错。难以计数它初来时吃
下多少蛋、牛奶和苹果。我并不认为有必要以贵族标准来伺养，这些食
品本来都是无双每天必须吞咽的份额，她装腔作势地领走，表演性地咬
几小口，然后都进了卡普的腹中。吃得好不等于脑子好，我们眼皮底下一
天天强壮起的不过是只善良单纯、没心没肺的狗东西，胃口奇大，脾气和
顺，精力旺盛，毫无攻击性，所有人都是它八辈子的亲人。果真什么人养什
么狗啊。

但也不是完全相安无事，一只狗在家中究竟能惹出多少事端，是没养
过狗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那么多的乐趣与惊喜也超出意料。神经要粗
壮，包容心得膨胀，和狗一起成长的日子渐渐变得别有风味。有一天无双
忽然说她要画与卡普有关的绘本，我点点头没有意外，很好，这件理所当
然的事情终于到来了。现在第一季三册的《卡普与卡普》已经摆在面
前——“幼年的梦想是养只大狗，骑着狗去上学”，没料到封底的作者简介
里她居然这么写。我愣神许久，刹时希望时光倒转20多年，回到从前，回
到她幼年。想骑着狗上学她曾说过一次又一次，我都当成玩笑话从来不曾
在乎，却原来是刻进她心底的渴望。究竟还有多少东西被忽略与漠视了？
但无论怎样的神力如今都已经无法弥补与偿还了。这时候惟有祝福她，我
的孩子，她幸运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并且有能力予以实现。卡
普与卡普的故事还会继续，对她而言，这应该就是命定的。

一
只
狗
两
只
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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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秋 晴 方楚雄 作

清晨的水乡 刘懋善 作

沙沙，沙沙……似乎芦苇生来就不会安静。当阳
光收紧了清风，脆脆的苇莺亮开了嗓子，刺破了宁静，
清亮出一节一节苇干的分明。青蛙哪能如此沉静 ，嗖
嗖跃起，苇叶隐蔽处的青虫瞬间成为美食。

这是黄河水中央的湿地。也难怪，万里黄河自巴
颜喀拉山起源，千回百转汹涌翻滚，总是在山的阻碍
里冲撞，生生地就直不起腰来。好不容易来到了小浪
底的嗓子眼儿，又被巨龙一般的大坝锁住，索性迈向
山头的绿树，无奈，终跨不过大坝的肩膀，就沉闷地在
库区积蓄力量。一旦钻出发电洞，或等到一年一度的
排水排沙，便像脱缰的野马冲向平原。一时没有了大
山的束缚，就没了方向和纪律。有顺南流的，有顺北流
的，南北各犁出深深的道槽，中间的泥沙越发抬高，就
形成岛屿，便有蒲草、苇丛长起。尖尖的苇芽一露头，
眨眼间就挺立起来，爆出滴溜绿水的骨节和绿叶，一
跳一跳疯长。然后张开手臂，公开着自己的爱，牵手、
拥抱、接吻，直至胡须飘逸，白发苍苍。

读初中的时期，笛子成了我的至爱，上学、放学的
路上抑或课间的空闲，总要吹上一曲。我不知道吹笛
子对将来有什么用途，那种乐感的张扬总是让我感到
满足、快乐。新买的作业本总会撕掉一个角，甚至直直
扯下一绺。激昂时舌尖把纸膜舔了又舔，企图用潮湿
的震动充实音律，但是总感觉欠那么一点火候。多么
盼望有一张笛膜。但是买不起啊，一颗鸡蛋2分钱，一
包笛膜需要5颗鸡蛋，家里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就
在星期天步行5公里，到运河边的一片芦苇荡里去折
芦苇取那层薄膜。正值炎夏，烈日的凶猛全被芦苇的
青绿吸收，每根芦苇从杆到叶都是鲜绿的，绿得发亮，
亮得每片叶子都要滴出汁液来。风吹处，芦苇随风舞
动，簇拥起阵阵绿色涟漪，这样的绿浪能和大海的绿
波媲美。

此时，我已被苇叶“沙沙沙”的声音笼罩。声音搅
动着你心里最敏感、最痒痒的那根神经，让你不由得
激动起来。突然会惊起一只野鸭，拍打着翅膀，惊叫几

声，飞向远方。偶尔也会看到远处水面上一只水鸟，身
后跟着三四只小鸟浮在水面上，母鸟时而潜入水下去
捕捉小鱼小虾，小鸟在水面上四处张望，一旦看见妈
妈浮出水面，就会疯狂地游过去，因为谁先游到，谁就
能得到鲜美的佳肴。看见有人过来，它们便一起潜入
水下，过段时间，又会一同出现在离你更远的水面上。

我目瞪口呆，芦苇荡如此神奇而迷人！突然哗啦
啦伴随着惊叫，一只苇莺振翅飞离——是我惊吓了
它。原来，我无意间闯入了它的领地，我面前像灯笼一
样挂着一个鸟巢。太漂亮了，太精致了，堪称大自然的
杰作！它从哪里找到那根挑大梁的足够长足够结实的
蔓草，捆绑到苇干上它们认为高低合适的位置，然后
找来粗细、长短适中的不同品类的叶茎，或盘绕，或穿
插，全在那根蔓草上做文章。然后，一个绝妙的“草篮”
成功了。那形状，突然让我想起邻居家手巧的富贵大
伯。我们队里几乎家家都用富贵大伯编制的荆篮，大
大小小，很是美观敦实。

我不敢造次，惊扰了那只逃离的鸟，已心存愧意。
不曾想，数十步以外一个场景更让我震惊。这次我认
出了是苇莺，比麻雀大一些的体型，脖子和尾巴部位
的着色重于麻雀的土红，很是机警。是两只，只见一只
苇莺用两条腿抱紧了交叉着的两根芦苇，嘴里“呱呱
呱呱”说着话。另一只两只爪抓在第三根芦苇上，“噌
噌噌”跃向顶部，一用力，正好压弯到同伴的怀里，同
伴顺势抱紧了三根芦苇，形成三角形的交叉。这时我
仿佛听到抱着芦苇的苇莺急迫地说：“快、快、快、快！”
只见那只翻飞着的苇莺身手敏捷，巧嘴叼着一根事先
准备好的蔓草，在芦苇的交叉部飞快缠绕。奇了！两只
苇莺嘴里分别叨着那根蔓草的两端，突噜噜翻飞，打
了个结！它们松嘴了，三角形稳定了。简直是创举！我
突然断定那只抱着芦苇的苇莺是男的，它力大无比，
干着重活。

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把腰弓成虾米的形状，远
远离开。匆匆折了两根粗壮的芦苇，满意而归。

我按捺不住，向同学炫耀自己所见，答应了星期
天带同学到芦苇荡见识见识，却被校长点名召见。校
长说：“你知道芦苇的价值吗？农民凭芦苇打苇箔，织
帘子，编席，搞集体经济。你却偷生产队的芦苇，是真
的吗……”全校师生大会上，我被点名批评。这段不谙
世事的青葱岁月，和芦苇、笛子、苇膜、苇莺、鸟巢一
道，深深刻在记忆里。

走进那片芦苇
□葛道吉

晨 荷 张大林 作


